
和美画卷现沉山
■谭永西

沉山静静矗立，山间郁郁葱葱；
南港蜿蜒曲折，河水潺潺流淌。双
港桥畔，两岸绿茵如毯，和风拂过，
丝光椋鸟与喜鹊在枝头欢歌跳跃。
田野里，黄瓤西瓜和甜瓜蓬勃生长，
生机勃勃。晨光之中，一位身姿轻
盈的女子面向朝阳，缓缓而动，恰似
白鹤舒展翅膀，月白色的衣裙随风
飘动，如云絮般轻盈缥缈。她平静
地吸纳着天地间的灵气，以意运气，
以气导行，心意相通间，仿佛与天地
融为一体。

这如梦的场景，并非网红拍摄
视频，而是沉山村随处可见的日
常。熟悉这里的人都知晓，更动人
的风景在村部的小广场。每天，七
八十位太极队员伴着悠扬的音乐缓
缓起势，白鹤亮翅、野马分鬃、左右
搂膝拗步，一招一式舒展从容，看似
云淡风轻，下盘却沉稳如松，劲道暗
藏其间。几十个人的动作整齐划
一，场面十分壮观。这也并非专业
太极表演，而是村里太极队每日的
必修课。队员们年龄不同，有年逾
花甲的老者，也有正值壮年的村民，
可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动作娴熟，仿
佛在以每一次呼吸和动作，诉说着
太极的阴阳和谐之美。

这美好景象的“设计师”是村民
李龙林。她和丈夫在新疆做生意
时，结识了一位太极高手，便拜其为
师，潜心学习太极。在练习过程中，
她深深体会到太极运动带来的美好
与快乐，回到家乡后，决定将这份美
好分享给大家。沉山、丰衣、方塅、
枫树、桂家、龙门等地的村民纷纷加
入。队伍壮大了，太极队正式成立，
大家坚持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
随着练习的深入，李龙林自掏腰包
在运动场上搭建了遮阳顶篷，为队
员们遮风挡雨；队伍规模扩大后，她
为每人定制了一套太极服，让运动
更具仪式感；队伍逐渐成型后，她组
织大家前往韶山等地交流学习，拓
宽视野；队员们技艺精进后，她又全
额承担费用，带队外出比赛、展演
——既让队员们收获了成就感，也
让太极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站在广场边，望着整齐的太极
队伍，北港镇包保干部胡继周副书
记指着队伍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爹
爹说：“那是八十多岁的退休教师李
陶然，咱们村的‘老秀才’，加入太极
队后不仅练得有模有样，还牵头组
建了二胡队，接着舞蹈队、合唱队也
一一成立。大家的业余生活啊，可
比从前热闹多了。”

说起沉山，还有一段古老的神
话传说。相传，天上的神狮下凡，
雄狮行至方塅山时，因口渴停下休
息，忽然一阵清风吹来，让它神清
气爽，于是腾空而起跃至枫树畈大
屋，恰好落在泉眼处。神狮贪恋泉
水清甜，久久不愿离去，死后化作
山峰。而它在方塅山着力处下沉
三里，便有了如今的沉山。这狮子
仿佛有魔力，这一脚下去，沉山沉
睡千年。如今乡村振兴的号角一
吹，大家暗暗使劲，沉山还是那座
山，但“沉”着的，是沉山人鼓鼓囊
囊的钱袋子了。

望着眼前这些朴实热忱的沉
山人，看着他们用双手绘就的和美
画卷，我的心像刚咬开的西瓜般甜
丝丝的。这不就是我梦中的乡村
模样吗？这让我想起陶渊明笔下
的桃花源，那是世人寻而不得的仙
境，而沉山村的巨变，却实实在在
铺展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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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勇从古田再出发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的照片，从小就印
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向往古田这块革命圣
地。不久前，我终于来到古田会议旧址参观。

古田会议会址远靠郁郁葱葱的彩眉岭，
近傍碧波荡漾的古田溪，面临沃野千里的田
野，背倚层林尽染的社下山。“古田会议永放
光芒”八个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巨幅
大字下，绿树掩映着一座飞檐翘角的古建
筑，便是古田会议会址。在通往会址的乡间
小道上，两旁数十面红四军的红旗迎风飘
扬，犹如一团团火焰，映照碧空。

我们走过青石铺成的路面，穿过铺着鹅
卵石的前院，跨过木门，进入古田会议会场。
会场正上方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
九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仿佛把我们带回 20
世纪 20年代末那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一张
简易的桌子便是讲台，一块简陋的小黑板立
在旁侧，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台下
是一排排木桌木椅。这里是上杭县古田镇原
廖家万源祠堂——1929 年，中国共产党红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场的木柱
上，遗留着当年用毛边纸书写的“中国共产党
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反对
冒险主义”等标语。地上有十处炭黑印迹清

晰可见：会间天气寒冷，120多名代表边开会
边烤火取暖，留下了这刻骨铭心的历史烙
印。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
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反对
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会议重新选举毛泽东
为前委书记，一致通过他主持起草的《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
《古田会议决议》），还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
届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11人为委员，
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再往前走几步，墙上挂满了一幅幅生
动的图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摆在正中
记录当年古田会议的大幅油画。

随后我们参观了毛泽东和朱德住过的
房间：左厢房是毛泽东的住室兼办公室，右
厢房是朱德的住室兼办公室。他们就在这
两间只有一桌两凳的简陋房间里办公，批阅
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与会代表，为大家释疑
解惑。在毛泽东同志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
他当年批改文件的桌子——正是在这张桌
子边，他代表前委作了政治报告。会场旁的
房间里，还用图片回顾了红四军前九次会议
的时间、地址及主要内容，展出了红四军九
次代表大会选举前敌委员会成员的照片。

缓步走进会场，重温那个决定性的历
史时刻：古田会议的召开是我党我军建设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我党确立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
队定型的地方。

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三湾改编”确
立“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提出“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从“朱毛会师”到红四军
内部的原则讨论，再到古田会议上的思想统
一，一路探索过来，“成功从古田开始，胜利
在这里起航”。古田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光
辉起点，为党和军队注入了信念与灵魂。

我伫立在会场旁，静静地思考着：记
得 47 年前，我刚到部队新兵连，学习《古
田会议决议》，核心是要我们明确人民军队
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根本上弄清“为谁
当兵”“为谁扛枪”的问题，真正实现从老
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瞻仰古田会议旧址，追寻红军足迹，就要
深刻理解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
核心精神，以及由此延伸的求实创新、永葆先
进的传承内涵，从中汲取政治营养。我虽然
退休近十年了，却依然要发扬红军精神，保持
政治定力，坚定政治信仰，永远跟党走。

■王定授两棵樟树

院子里有两棵樟树：一肥一瘦，一高一
矮，像命运随手掷下的两枚铜钱——一枚
正面朝上，光华熠熠；一枚背面朝下，沉默
不语。

肥樟树生得高大粗壮，枝干盘虬卧龙，
遒劲有力；树冠浓密如华盖，层层叠叠的绿
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风一吹，便沙沙
作响，仿佛在炫耀自己的繁茂。而瘦樟树
则显得寒酸许多——它的树干纤细，树皮
皲裂，枝条稀疏，叶子泛黄干瘪，远远望去，
像一位佝偻的老人，在风中微微颤抖。

秋天到了，两棵樟树都结满了果实。
肥樟树的果子硕大饱满，圆润如珠，沉甸甸
地坠在枝头，仿佛一颗颗炫耀的勋章。而
瘦樟树的果实却细小干瘪，像被忽略的标
点符号，零星散落，无人问津。

肥樟树愈发得意，借着风势摇晃枝叶，
沙沙作响，像是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优越
地位。偶尔有鸟儿飞过，它便傲慢地抖擞
树冠，呵斥道：“滚开！别玷污了我的枝
叶！”鸟儿们不敢停留，悻悻飞走。

瘦樟树默默看着这一切，既不嫉妒，也
不自怜。它只是安静地站着，偶尔有麻雀

或山雀落在它瘦弱的枝头，它便轻轻晃动
枝条，像是在打招呼。

某日，一群喜鹊掠过天空，它们盘旋
着，最终落在肥樟树的枝头，想要啄食那些
饱满的果实。肥樟树勃然大怒，疯狂摇晃
树冠，厉声呵斥：“滚！别用你们的脏爪子
碰我的果子！”喜鹊们被吓得四散而逃。

瘦樟树见状，温和地开口：“喜鹊朋友，
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来我这里歇歇脚。
我的果子虽小，但也能让你们填饱肚子。”

喜鹊们听了，纷纷飞向瘦樟树，落在它
纤细的枝条上。它们啄食着那些小小的果
实，虽然不够丰盛，却也足以果腹。吃饱
后，喜鹊们衔起几颗瘦樟树的种子，振翅高
飞，消失在远方的天际。

它们飞过层峦，掠过长河，最终落在一
片广袤的原野上。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
或许是出于报恩之心，喜鹊们将瘦樟树的
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壤里。

春回大地，那些被播撒的种子在阳光
与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几
年后，原本荒芜的原野竟长出一片郁郁葱
葱的樟树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而院子里的肥樟树，依旧沉浸在自身
的优越感里。它的果实虽然也落进泥土，
但在它浓密树冠的遮蔽下，阳光照不进来，
雨水也难以渗透。那些种子勉强发芽，长
出的树苗却瘦弱枯黄，最终在阴影中枯萎
死去。

许多年后，院子里的肥樟树渐渐老去，
树皮剥落，枝叶凋零，最终朽成一截枯木，
静静立在院中。而远方的原野上，瘦樟树
的子孙们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整片林子郁
郁葱葱，鸟语花香不绝。

两棵樟树，恰如两种人生——一种人
占尽优势，却因傲慢而困守原地，最终在自
我封闭中衰败；另一种人虽起点卑微，却因
谦卑开放，借助外力，最终让生命的种子在
更广阔的天地生根发芽。

命运从无绝对的公平，但如何对待机
遇，却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正如那棵瘦樟树——它不曾抱怨土壤
的贫瘠，只是默默生长；它不曾嫉妒他人的
丰硕，只是慷慨分享。

最终，它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成
了整片森林。

以前在老新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人
小孩对五十大几或六十岁以上的老汉，一律
尊称为“胡子”。例如：张胡子、李胡子……
尽管大多数老人并没有刻意去蓄胡须。常
言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之所以称呼
老汉们为“胡子”，主要是对有阅历、有经
验、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老人的尊重。

刘胡子住在离老街三里多路的三队，
隔两天就挑着一担菜来街上卖，百十来斤
的担子，刘胡子一口气挑上街，面不改色心
不跳。这还多亏了刘胡子有一副一米七五
的好身板。

刘胡子与老伴在家种了一块菜地，老
两口起早贪黑，细心耕种。一年四季地里
出的应季蔬菜源源不断：辣椒、茄子、冬瓜、
白菜、大蒜、小葱…… 每天起早从地里采
摘，挑到街上时，蔬菜还新鲜清爽、水灵灵
的。加上刘胡子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因此
人们都喜欢买他的菜。

那时候老新街的集市到八九点钟就渐
渐散了。卖完菜的刘胡子照例来到街边的
王氏早点摊，叫上一碗肉丝面，两个面窝，
拿一个小碗，去对面副食店打二两散装的

白酒，坐在小桌旁吃喝起来。
刘胡子春夏季常穿一套黄军装、橡胶

解放鞋，秋冬季加一件毛领黄色军大衣，穿
翻毛军皮鞋，都是正宗军用品。

一碗面、二两酒下肚，刘胡子便元气满
满，挑上空箩筐去副食店买点日常生活用
品，无非是油盐酱醋、牙膏牙刷、肥皂洗衣
粉之类。如逢阴雨天，就到街中心理发店
剃头修面，或与人谈天说地，或打几圈五角
底子的麻将、一角一番的纸牌，不图输赢，
只讲个开心。

那时候在队里或街上，如有二流子打架
或邻里纠纷，刘胡子得知必定去制止劝解，
只要刘胡子往跟前一站，说上几句，双方就
会和解，为啥？大伙都服刘胡子的理。且不
说六十多岁的刘胡子身材魁梧，打起架来两
个小年轻未必是对手。重要的是大家都知
道刘胡子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

我家以前住在理发店隔壁，时不时会
遇见刘胡子与人聊天。兴趣来了，有人会
问：“刘胡子，您当年参加抗美援朝，与美国
士兵干过仗吗？”每到此时，刘胡子就会神
情庄重地讲述一点往事。

老新街有多位老人参加过志愿军，但
有几位随部队开到中朝边境集结待命时，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没出国参战
便随即转业复员。

刘胡子是上过战场的志愿军战士。部
队领导见他身材高大、力气大，便安排他当
了机枪手，扛着一挺重机枪爬冰卧雪，行军
打仗。刘胡子说敌人黄头发、蓝眼睛，有些
还一脸大胡子。有人问：“刘胡子，您干掉
了多少敌人？”刘胡子说打仗不能怕死，冲
锋号一吹，端着机枪拼命向前冲，一扫一大
片。刘胡子还会说几句美国话，例如：“不
许动！缴枪不杀！”

每当刘胡子讲起这些战争情景时，大
伙儿都听得聚精会神，热血沸腾。

刘胡子复员转业后一直在家种地，政
策落实后，享受国家优抚对象待遇，每个月
去民政部门领取优抚金。儿女们成家立业
后，刘胡子和老伴种菜、卖菜，加上优抚金，
自给自足，还可帮衬贴补一下儿孙。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到老新街，时过境
迁，物是人非。我向人打听刘胡子的情况，
说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

老兵刘胡子 ■江南月


